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噩耗 , 大家都沉浸在哀思之中 以后 , 每逢初冬
时节 , 看见烟筒冒出的缕缕青烟 , 就想起他迈着
大步 , 低头沉思的修长身影 每逢攻关苦战 , 就
浮现出他一丝不荀 , 凝神思索的清瘦面容 每
当研究工作有了一些进展 , 心里总是默默地感
檄着严师的启蒙 在林彪和“ 四人帮 ”严重破坏
科研工作的 日月里 , 特别是在现在大治之年时 ,
人们多少次地 重 复 着同一句话 “他要是活着
就好了 ”是的 , 人们怀念着他 , 他的精神活在人
们的心中
年郭副所长在力学 所 负责建 立理论
研究室 我们从不同单位抽调在一起 , 研究磁
流体力学 从此以后 , 他就指导我们去掌握这
门新兴的学科 , 探索其中的规律 , 并污用它去解
决实际问题
郭副所长十分强调结合工作边干边学 , 出
成果出人才 非常反对一天到晚去学校听课 , 单
纯地打基础 在初创阶段 , 大家对磁流体力学
不了解 , 郭副所长指定两本书 , 集中学习了一个
时期 以后 , 就根据学科研究的方向和每个人
的情况 , 给每个人出研究课题 , 或做调研 , 或做
方案证论 , 或者做理论分析 每个人都明确自
己的研究方向和近期的具体工作 通过研究工
作的实践 , 大家逐步熟悉做研究工作的思考方
法和处理方法 , 学会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
研究工作的过程中 , 同时也巩固和加深了对专
业知识的理解 他规定每周有半天的学术讨论
会 , 全体人员都参加 在会上 , 大家轮流报告自
己的研究工作成果 , 介绍国外学术动向 , 讨论工
作计划和方案 他每次都认 真 地 听大家发言 ,




时 , 每个人还在讨论中发表自己的见解 , 检验掌
握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的程度 同大 家 一样 ,
郭副所长也讲过 , 这种讨论会使他也学到不少
东西 平时 , 他还经常到下边来讨论问题 、检查
工作 由于他深人科研第一线 , 指方向 、 出题
目 、抓成果 , 不少人都感觉到 , 在那段时间里自
己成长最快 可以说 , 我们每个人的每项成果 ,
都是他的心血浇灌出来的
郭副所长在理论上的造诣 是 人 所共知的 ,
他还十分强调实 验 的 重要性 在他的督促下 ,
我们先后建立了三个实验室 对具有潜在重要
技术应用的一些长远性 、探索性的课题 , 进行理
论的分析计算以后 , 还要做机理性的实验研究
他多次主张 , 新分到研究所的大学生要先在实
验室工作一 、两年 , 然后再考虑选择方向 为了
增加感性知识 , 做理论研究的同志有一段时间
也都去参加实验工作 他反复讲过 , 理论分析




论储备工作 郭副所长从不为了“ 迎合潮流 ”而
改变自己的观点 这是他耿直作风的写照
郭副所长十分重视科 研 人 材 的 培 养和使
用 他常常说 , 在进 出人的问题上“ 我帮你们把
关 ” 每年新来的大学生通过人所考试以后 , 他
选择一些到室里来 有的同志 不 擅 长 理 论分
析 , 可以进行实验研究 室里一些同志不愿意 ,
或者不适宜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 , 就调整到其
他室或其他单位 这种调整既涉及高级研究人
员 , 也有中 、初级人员 他选用人材的标准是科
研实践 , 而不是空头政治或空口 大话 有人曾
批评他说 , 领导给他安排的人没有带好 其实 ,
这正是他任人唯贤的结果 如果他认为你不合
适 , 不管你是组长还是秘书 , 都有可能调整 通
过科研人员的选拔 、 调整 、 培养和使用 , 使科研
队伍比较精干 , 工作效率比较高 , 学术气氛比较
活跃 这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
郭副所长对我的帮助和 指 导 是 难 以 忘怀
的 我经常感受到他的关怀和温暖 他先后给
我出过三道研究课题 年底 , 我被叫到他
的办公室 由于接触不多 , 我是相当紧张的 他
和蔼地问了些情况 , 然后叫我做“ 变截面磁流体
力学一维管道流动 ”的课题 , 指定了几篇参考文
章 , 提出用某种数值计算方法求解 这个题 目 ,
我紧张地做了半年 , 用级数的方法求了一种形
式解 接着 , 他叫我对一种磁流体力学旋转流
动问题 , 进行分析研究 这时 , 需要 自己查文
献 , 找资料 , 借鉴国外的有关工作 为了从理论
上和技术上掌握这个问题 , 我又仔细地读了两





这个问题 在分析工作有一些结果以后 , 他就






一一认真解答 有时 , 指出一个思路或答案 , 让
你仔细思索 有时 , 指定一篇文献 , 叫你查阅 有
时 , 不得已去叩开他的办公室 , 他也是耐心地把
问题讨论清楚 他看到国外书刊上发表了有关
的文章 , 就主动来找你 , 问你注意到没有 尽管
他工作非常繁忙 , 既要主持所里的 日常工作 , 还
兼职许多其他部门的工作 , 可是每 当我的工作
进展到关键时刻 , 他总会主动来找我讨论 有
时为了一个具体的公式 , 他要从头推导 , 反复推




经常叫我们审阅一些稿件 , 学习别人的长处 , 扩
充自己的基础 他也临时出一些题目 , 希望我
赶快做出来 , 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
记得有一次他叫我去做一个工作 , 我说有位较
著名的美籍学者做过 , 但没有成功‘ 他说 , 别人




学 , 理论联系实际 , 加强基础训练 , 广泛充实提
高 他对别人要求严格 , 对自己更严格 时时
用他的行动来教育大家 他出身于一个贫苦农
民的家庭 在旧社会 , 没有供他求学的优裕条
件 他常说自己是靠勤奋和刻苦学习才成功学
业的 他僧恶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官达贵们 回
国以后 , 他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 在三年困
难时期 , 他人了党 , 在工作上更加兢兢业业 , 为
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郭 副 所长 中午 从 不休
息 , 早来晚走 , 上班时繁忙而紧张 每个星期天
的上午 , 他准时到所里来工作 即使在平常走
路时 , 他也在思考问题 他能在繁忙工作的同
时 , 深人科研第一线 , 把我们研究室的工作朝
气蓬勃地开展起来 , 使大家在业务上迅速成长
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 , 他都要认真考虑再三 , 常
常突然来找你谈一个想法 , 而不管是上班 , 还是
下班 , 或者星期天 正由于此 , 他不愿意轻易地
改变自己的观点 , 除非你真正说服了他 他自
己勤奋 , 也希望别人勤奋 有一次 , 他招考研究
生 , 有两个人考试成绩差不多 他让人去调查
一下 , 谁勤奋些就录取谁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




作 , 你也不能不勤奋 那段时间里 , 真是办公室
灯火辉煌 有时深夜开完党委会后 , 他还到办
公室里来看望大家 , 使人倍感亲切
郭副所长不仅有严谨而勤奋的学风 , 在学













围 他在那里将被授予第一枚 “ 国 家 科 学 勋
章 ” 这一荣誉 , 以前还没有一个美国科学家荣
获过 八十一岁的冯
·
卡门 , 由于在工程学 、 自
然科学以及教育事业等广阔领域中作出了无与








利犹太人 , 生于布达佩斯 他在欧洲和美国的
高等学府中任教 , 度过了大部分生涯 年
定居美国 —编者 他在美国公众中
, 实际上
并不著名 , 主要是因为他迥避了公共关系 、政治
活动以及引起公众注意的其它活动 然而 , 他
对我们当今生活的影响 , 大概胜过当代任何一
个科学家和工程师 喷气式飞机每小时飞行二
千哩 , 导弹可以打击七千五百哩外的敌人 , 火箭
探索遥远的行星已成为现实 , 这些都是因为人
类征服了“风 ”的缘故 , 而锁住 “ 风神 ”的链子中






卡门毕生堪称是一个 真 正 的科学家 ,
他在极其广阔的方面 , 施展了自己的无可争议




的 然而 , 他并不局限于理论圈子中 在飞行历
史的大部分实践活动中 , 他也留下了业绩 齐





他认为自己在科学上是 不 朽的 有一次 ,
有人要他与本世纪其他伟大科 学 家作 一 自我
我们从六十年代初开始研究磁流体力学直接发
电 , 做了一些燃气试验 他接管这项工作时 , 分
析了各方面的情况 , 提出这种新型发电原理应
该和原子能技术结合起来 , 要加强基础的理论
和实验研究 , 不要只是追求大装置 、 大输出功
率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 , 远期有明确的 目标 ,
近期有具体的工作 再如 , 年他提出利用
电磁离心方法分离同位素的设想 , 让我们进行
理论分析和机理实验的研究 在这前后 , 国外
也有类似想法的专利 , 但具体工作却是七 、八年
以后的事情 他不主张做小题 目 , 写小文章 他
给我们定的方向 , 都是重大的探索性课题 , 都可
能会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为了教育我们热爱基
础理论研究 , 他多次谈到 , 一旦生产上提出需
要 , 基础研究就会变成巨大的生产力 并用半
导体 、 火箭及喷气技术的发展历史来说明这个
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, 他还耐心地强调 , 科
学研究机构应该进行探索研究 , 不要等待别人
提出要求 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不同 , 许多问
题生产单位照顾不到 他指出 , 研究问题有时
也会看错 , 错了就纠正嘛 而探索成功就解决不







深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他勤奋的工作态度 , 严
谨的学术作风 , 深人的严格指导 , 精邃的学识见
解 , 以及要为国家多做贡献 , 做大贡献的热情 ,
都激励着我们后人更努力地工作 他用他的言
论和行动 , 督促我们去攀登科学的高峰 他的
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他 , 永远活在我们
的 ,心中
